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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讲述

生活中只有
一个“累”字

每每回望走过的人生之路，我都是特
别感慨：无论我的婚姻，还是对孩子的培
养，我都是失败的，苦痛藏于心，难道这真
的是命中注定的吗？

我有过20多年的婚姻，曾经克勤克俭
一直苦苦支撑着看似美满幸福的家，我有
稳定的工作，人又好强能干，丈夫仪表堂
堂，儿子聪明帅气，但这些只是一个美好
的外表，直到随着婚姻结束，丈夫的无情，
儿子的粗暴无礼，这才让我猛醒，顿然感
到今生一无所有。

表面的样子全是给外人看的，我喜欢
整洁，把良好的形象保持在亲人同事面
前，可谁又知道我真实的生活状态。我常
想，人活着到底是为啥？可惜，活到 50岁
了也没有弄明白，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一
个“累”字。

现在的我马上就临近退休，本该可以
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我却一点
也轻松高兴不起来，相反心里总是空落落
的。我常常独自坐在房间里，舔舐着内心
的伤痛，一想起儿子就黯然神伤。

其实，想想我的命挺苦的，9岁父亲因
医疗事故离世，是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
我们姐弟带大。19岁时，我接父亲的班参
加了工作，本以为生活从此会有所转机，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心想找一个比自己
大一点的男人相伴一生，也特别希望从他
那里得到缺失的父爱，没想到我最终找到
的却是一辈子的心痛。

我和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比我大
5岁，是个军人，1.80米的个头，人长得还
不错，挺开朗的，我们认识不到一年就
结婚了。两地分居不可避免地带来了
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缺乏了解，没有感
情基础，这为我们日后的生活埋下了深
深的祸根。

那一天，她来到晚报聊了很久，
轻声细语但又泪眼婆娑，让我看到
了端庄的外表下一颗柔弱而又充满
母爱的急切之心。很难想象，多少
年来，她独自扛着家庭的担子，盼望
着夫妻团聚的幸福之日，但等来的
却是丈夫的叛离。为了给儿子一个
完整的母爱，她选择了无条件地付
出与忍耐，但最终的结果却是26岁
的儿子除了顶撞她，也学会了用冷
漠说话……

渴望行走在春天里

记者手记

有一句话说得好，爱情是把两
个人拴在一起，婚姻是把一群人拴
一起。一段失败的婚姻，伤害的不
仅仅是两个人的感情，对子女来
说，对他们的人生更是一种干扰和
伤害。

西嘉女士带着求助而来，茫然
无措的她想为自己繁乱的生活寻找
到出口，也为缓解母子矛盾觅求一
计良策。生活原本就有很多无奈，
相信没有永远的心结，只会有永恒
的母爱，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对母子
能打开心结，扫去过去的阴影，过上
本该拥有的幸福生活……如果您有
好的建议和忠告，不妨与我们取得
联系！

距离是一堵
厚厚的墙

我的婚姻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迹，除了
孤单还是孤单，因为婚后我和他大部分的
时间都是在两地分居的状态下度过的。
两个人的心也因距离竖起了一堵厚厚的
墙。

婚后一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在
孩子半岁时，他终于从外地调回郑州。但
是，他进入的新单位流动性大，经常在全
国各地承揽工程，还是经常不在家，有时
候短则一两个月，长则 4年才回家一次。
长期的离家在外，加上丈夫又是家里的独
子，身上有着一种大男子做派，从他身上
我从未得到过女人最想得到的关怀与体
贴。没有温情，也就没有了过多的奢望，
我只有努力工作、带好孩子、照顾好这个
家，这才是我唯一的信念。

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在外地，我一边上
班一边带孩子，家里里里外外都要靠我一
个人，那种辛苦可想而知。记得有一年冬
天，雪下得很大，路面结着冰，我骑着自行
车去换煤气，车子前边坐着孩子，后面托
着个煤气罐，一不留神，连人带车滑倒了，
孩子摔得哇哇大哭，我爬起来，抱起孩子
扶起车子，眼含泪水继续带着煤气往家
走。

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孩子生病是我
最揪心的时候。有一次，孩子病得厉害，
高烧不退，我没办法带孩子去找孩子的父
亲，结果他说在那里住院太贵，让我带孩
子回了郑州。医生诊断后马上让孩子住
院。临近年关，医院大楼传染科里就我一
个人带着个孩子，孤独害怕，但为了孩子，
我只有坚持。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式，我
不想再提，可是我不明白，我付出的爱时
至今日怎么会了无痕迹？有时候，我真想
知道，这些年来他是否真的爱过我？

独自品味苦涩的味道

没有感情的婚姻终究不会结出甜蜜的果
实，我品味到的只有苦涩。

儿子上大学后，我顿觉轻松了不少，终于
不用像以前那样整日紧张奔忙了。可是，在
儿子大三的时候，我却发现丈夫在外面有了
别的女人。

这之前的那段日子，丈夫所在的单位效
益不好，为了今后的生活能过得更好一些，他
决定辞职自己做生意。创业的日子充满了艰
辛，为了帮助他，我下了班就直奔他的店里，
常常是在单位熬过夜班，在店里还要支撑一
个白天，忙得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有时候干
着活都困得想晕过去。

刚进生意场，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合
作伙伴中途撤出，扔下一堆烂摊子，我帮他一
边处理旧货，一边跑出去寻找新的货源。
还好，天道酬勤，生意很快就有了起色，开
张没多久就有了数万元的收益，这让我们大
喜过望。

一段时间下来，他的生意走入了正轨，而

我也快累倒了，于是我决定为了自己的身体，
不再给他“打工”。就在我休息的空当，有一
个女人闯进了我们的生活，我苦苦支撑了 20
多年的家顷刻间分崩离析。

这段不堪的婚外情，在他的嘴里说出来
是那样的平静，甚至没有一点过多的掩饰。
不知道你是否相信，我离婚的时候心竟然麻
木了，全然没有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没有
爱也就没有了痛，我们的婚姻就这样进入了
终点。根据离婚协议，儿子也归了他。但没
多久他就结婚了，儿子说什么也不同意跟他
一起生活，所以我和儿子又开始了相依为命
的生活。

离婚给儿子带来了不小的伤害，从他的
沉默寡言和极端的行为举止中，我感到了深
深的歉疚。为了让儿子感到更多的母爱，我
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再次支撑起这个家。可
是，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换回孩子的理解，
儿子总是认为大人对他不够好，根本就是不
爱他。

C

我懂得“留余”的道理，夫妻之
间既然没有了缘分，也就没有必要
如同仇人一样。为了孩子，我和前
夫尽量照顾孩子的感受，时时让他
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爱，但是一切
的努力似乎并不奏效。

我依旧和儿子朝夕相处，为他
做饭洗衣，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可
是他似乎一点也不领情，取而代之
的是儿子时时爆发的不满与愤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儿子变得一点
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肯信赖任
何人，自尊心特别强，也许一两句不
经意的话，就能激起他内心的不满
和愤怒。

我一手将儿子养大成人，他却
让我伤透了心。在他狂躁之时，他
会在我面前砸东西，骂特别难听的
话，甚至对我动手，丝毫没有顾及我
是养育他的母亲。儿子怎么会这
样？我只能以泪洗面。前一段时
间，他找了一个女朋友，女孩家是外
地的，他想让我和他爸爸一起到女
方家见面，我说我自己去吧，没想到
他竟然一下子激动起来，径直跑7楼
上要跳楼，是我死活拖住才把他拽
下来。事后，我和他爸爸自然对他
的要求有求必应。

还有一次，因为小事他又动了
气，把厨房里的炒菜锅、汤锅，还有
抽油烟机都砸了个遍，好好的厨房
被他弄得一片狼藉。过后，他才平
静下来，告诉他爸爸把家砸了，他爸
爸赶忙过来和他一起把厨房简单地
收拾了一下。在我的家里，墙上的
装饰画被摔了，房门被砸过，我能做
的只有躲避和忍耐。

在外人眼里，儿子是一个很不
错的大男孩，长得帅，1.85米的身高，
身体健康。但是，谁也想不到，他在
家里却是另外一副面孔——任性、
暴躁。我千辛万苦将他拉扯成人，
本想他大学毕业，该成为家里的顶
梁柱，可是他却让我操碎了心。

自从毕业后，他在外面只工作
了一两个月，就不愿再出去工作
了。我厚着脸皮求熟人给他安排工
作，可是他去了没几天就不愿意干
了。他跟我说，他不愿意去上班，想
自己做生意，但又不知道该做什
么。还好，他爸爸的生意也需要有
人帮忙，就让他到店里去工作，时不
时给他一些钱，但在那里也同样不
省心，他还是会常常发脾气砸东西，
他爸爸被气得恨不得跪下来求他。

冷漠、无语，这就是我和儿子之
间的当前状态。

一个多月前，因为一筐橘子，我
说了一句小小的玩笑话，不知是触
动了他的哪根神经，他又当着女朋
友的面，对我大发雷霆，把一筐橘子
摔了，对我大吵大骂。我无法让狂
躁的他安静下来，就只有躲进自己
的屋里伤心流泪，我的心彻底碎了，
连我最爱的儿子都变得如此，我活
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这么多天了，我和儿子没有任
何交流。可我毕竟是他的母亲，我
会做好饭放在锅里，等他回来吃，害
怕他饿肚子。儿子的女朋友也走
了，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相信她目睹
了男友对自己母亲的粗暴行为，恐
怕也不会无动于衷。从这一连串的
事情上，我希望儿子能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能真正地反省自己。

我和他爸爸都这么认为，把孩

子放在自己身边，无论你怎样细心
照顾，他都不会感受到父母的一片
苦心，我们希望他走入社会、融入社
会，这样他才能真正长大。希望儿
子能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能明白
事理，而不是用敌视和愤怒来对待
自己的亲人。

这几天，儿子果然出去工作了，
每天早出晚归，我也是正常上班一
日三班倒，和儿子也没有交流的机
会。我想，我会找机会和儿子坐下
来好好沟通一下，努力消除两代人
之间的隔阂，但同时我也希望和我
有相同际遇的人能为我指点迷津，
让我和儿子之间那块冰冷的坚冰彻
底融化……

不久之后，我就要退休了，这一
辈子我从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不
知未来的日子，是否依旧苦涩难耐，
我真的希望走过阴霾，能生活在爱
的阳光里……

心里最大的牵挂

以后的生活该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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